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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眼金睛 守卫供热核心

“我们班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用户提供安全
稳定的热源”，11月26日下午3点，济南热电明湖
分公司领秀城生产车间运行班长郭磊开始对车间中
的四台热水锅炉进行新一轮巡检。

在巡检过程中，郭磊一边仔细观察着一台台锅
炉的运行情况，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参数的变
化。为了用户家中温度正常，根据外网供热需求，郭
磊和同事们要确保锅炉出水温度。他说：“这是整个
供热系统最核心的地方，锅炉中正在燃烧的是供热
原料水煤浆，它燃烧后锅炉才能提供热水，热水进入
外网后，热量通过换热站进入各支线和用户家庭。
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们这里的温度将有2摄氏度到
3摄氏度的调整。”

在30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类似这样的
巡检，郭磊每两小时就要进行一次，一天下来至少要
巡检6次，每次都要检查大小设备40多个，一圈下
来就要1个多小时。而在这样的巡检过程中，靠着
“火眼金睛”发现故障隐患并排除，是他最有成就感
的事情。前几天，郭磊看到车间一号水煤浆锅炉的
引风机风量突然升高，上前检查后发现原来主通道

里的一枚螺丝发生了松动。“风量升高会抽走热源，
造成锅炉燃烧不稳定，如果不调整，出水温度就会降
低从而影响供热。”在通知检修人员处理后，一个隐
患就这样被消除了。

“我们党支部所辖处室承担着明湖分公司60%
的供热生产任务和全部1320万平方米的供热服务
工作”，济南热电明湖分公司工程四分公司党支部书
记李咸生说，因此，四分公司打造了以郭磊名字命名
的“郭炉卫士”党建品牌。作为“党员先锋岗”，从每年
10月起，郭磊和同事们就要开始打压循环、进行热源
调试。而在每年11月15日到第二年3月15日的供
暖期，他们需要24小时值守。“这期间没有休息日，也
没有节假日，一线生产人员都是这样。”如今，已经习
惯这种工作状态的郭磊，最大的心愿就是“设备不出
任何问题，稳定地给居民供上热”。

听音辨位 保证换热站安全

“如果说热源厂是整个供热系统的心脏，那么换
热站就是小区供热的心脏。”说这话的是明湖分公司
供热项目三处检运班长付进。对于负责华润中央公
园片区、兴隆山庄片区居民冬季供暖及10个换热站
保养维护工作的他来说，检查换热站的运行状况，成

了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
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时间久了，驾轻就熟的他，还

练就了听音辨位的本事：“换热站内的机器在运行发
出‘噌噌噌’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发出‘吱吱吱’的
声音，那就是循环泵有问题。”

10月31日晚8点，在依山郡小区四区，与往常
一样，付进开始下班前的例行检查。没想到，这次检
查却让他吓了一跳。“我突然发现一次管网当时没有
水流量，明天要开始试供暖，这样一定会影响供热。”
看参数、拧阀门、查排气……一点点地排查后，付进
发现，原来主管道内有大量积气。“一开始，主管道里
的气满满的，排气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出水，接着又放
水放气1个小时。”连续3个小时的忙碌后，管网内
有了水流量，各种运行参数也逐步正常。“明天热调
试，居民家的暖气就会慢慢热起来了。”付进终于松
了一口气。

热暖方周 让用户暖身又暖心

当郭磊一刻不停紧盯着锅炉时，明湖分公司供
热项目三处的供暖管家周宁多半是在忙着接听电
话。周宁目前负责的是鲁能领秀城24至29区的供
热服务，用户有近1万户。“在供热初期，我一天最多
能接200多个电话，都是用户关于供热方面的咨询
和求助。”这段时间，周宁早上8点出门，晚上到
家往往都在八九点钟，“一天要入户六七十次”。

“您好，我家卧室一直冰凉，能麻烦您看看是
怎么回事吗？”11月10日，周宁接到了鲁能领秀
城麓府一名业主的求助电话。“今年小区首次供
暖，按规定您应找开发商或物业处理”，一边解释
着政策，周宁也得知，这名业主已经先后几次求

助物业，但卧室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这时，他在济
南热电“温温暖暖”手机客户端上查到了该片区供暖
管家周宁的电话，于是试着向他求助。

“我是‘党员示范岗’负责人，我们这个岗位就是
要为居民热情服务，所以我觉得还是该去看看到底
是什么原因。”作为党建品牌“热暖方周”的负责人，
放下电话后，周宁带上设备朝这名业主家走去。

到了业主家中，周宁发现他家不仅卧室地面冰
凉，室内分水器同样冰凉。“一放水，水量非常小，我判
断可能是有堵塞。”随后，他用一根细铁丝伸进管道进
行试探，“当时铁丝向前伸了两米就卡住了，我立即拔
出铁丝做了一个小钩子再伸进去，从管道内钩出了一
小块布。”取出堵塞物后不一会儿，用户家的回水管就
热了起来，“这就说明管道已经畅通”，在叮嘱业主仔
细观察后，周宁连忙朝下一位业主家赶去。

第二天，正在忙碌的周宁接到了这名用户的感
谢电话。“他说卧室终于热了，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能让居民家里热起来，我们的辛苦就值得！”除了用
户家中不热的情况，遇到老人忘交取暖费之类的“小
事”，周宁也总是热心地帮着处理。他说：“我是一名
供暖管家，还是一名党员，我要尽量为用户多做些，
不仅让他们家中暖，也让他们心里暖和起来。”

（济南日报融媒报道组 王宝静 赵晓明 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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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释印把

党员会结束后，接着开两委会。高宝清、高绍雨既
是支部委员，也是村委会委员。村委会班子中，还有两
名非党委员，一个叫高荣青，女的，计生干部；一个叫刘
星田，村会计兼文书。高荣青进屋时，冲高淑贞笑笑，说
了声“来了”，便坐在角落里。刘星田进屋后，招呼也不
打，一屁股坐下，掏出香烟，点着，顾自吸着，眼皮也没抬。

郭强宣布镇党委决定后，照例问高荣青和刘星
田，你俩有啥意见？高荣青很干脆，说没意见。刘星
田只顾吞云吐雾，并不吭声。

郭强直接点名：“星田，你呢？”
刘星田鼻子“哼”一声，撂出一句：“谁干都一样。”
高淑贞一愣，仔细打量刘星田，见他五十开外，

两眉深锁，颧骨高耸，眼睛微眯，烟在唇间抖动，衣襟
尽是烟灰，脸藏在烟雾中，冷得像把刀子，显得高深
莫测。她心里一颤，知道遇上硬碴儿了。

高淑贞想，要干事，得先把班子的心拢一拢，连
着开了几次会。头一两次，她挨个登门通知。后来，
她让人捎话。别人都来了，唯独不见刘星田，她只好
再上门请，一请二请，竟惯成毛病：开会时，须得高淑
贞亲自上门请，否则他不参加。

本来，高淑贞以为，高文山会给她使绊子。过了
些日子才知道，他的能耐全堆在脸上，在村里没啥根
基，也没啥地位，就像小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大
浪。真正的对手，竟是高深莫测的刘星田。

东太平是小村，只有100多户，共300多口人，
原属官道店大队，后来分出来。刘星田自年轻起，就
在官道店大队当会计，资格比刘秉信还老。东太平
村支书像走马灯，他却岿然不动，可谓树大根深。不
过，他有“命门”：爱赌。所以，一直没有入党。

别看刘星田不是党员，更不是支书和主任，却是
最高实权者——管着村两委的公章、全村土地资料、
全村人的户籍册。

农村的公章有多重要？一句话：掌管村民生老
病死。娶亲嫁女？先盖章；妇女生娃？先盖章；娃要
上学？先盖章；儿想当兵？先盖章；杀猪卖肉？不盖
章，开不出防疫证明，甭想进市场。

照理说，管公章的人，只是保管员而已，盖不盖、
啥时盖，应该听村支书、村主任的。但在东太平村，
公章成了刘星田私货，平时锁在家里，钥匙挂在腰
上。谁想盖章，得看刘星田心情。如果他心情不好，
即使村支书、主任同意，他不掏钥匙，谁说也白搭。
甚至有时管理区书记、主任上门，他照样不给盖。更
过分的是，村民每盖一次章，他都要收2元钱。理由
是村里没给他发工资，盖章会耽误他工夫。村民恨
得牙痒痒，当面却不敢得罪，只能赔笑脸。

高淑贞上任后，尝到求他盖章的滋味：村民需要盖
章时，她得领着村民上他家——无论是她盖章，还是管
理区盖章，都须登他家门，赔着笑脸说好话，看着他拉
着脸，掏出钥匙，打开橱子，取出公章，慢悠悠盖上，从
不让别人碰到章。整个过程，就像他在施舍于人，公章
俨然成其私有财产。这个过程，于他是权力的享受，于
人却是人格轻慢，甚至是侮辱。只有一点不同，村民盖
章须付费，高淑贞或管理区盖章时，他没有开口要钱。

1996年3月，高淑贞剖腹产，生下第二个女儿，休
息40天，就急着上班。这年夏天，农村开始整理土地
资料，为来年的第二轮土地调整作准备。全村档案资
料都在刘星田手里，村民需要频繁盖章，又遇到盖章收
费的事，村民怨声载道。高淑贞决定找刘星田谈谈。

这天中午，高淑贞登门。刘星田刚吃
完午饭，端着一杯茶，正在嘬着牙，见高淑
贞进来，抬抬下巴：“坐。”

高淑贞在他对面坐下，和颜悦色地
说：“星田哥，你盖章收费的事，村民反
映到管理区了，你不能再收了。盖100
个章才多少钱？影响不好。今后工资
会有的，钱比这多多了。”

刘星田沉下脸，茶杯重重一搁，气鼓鼓
地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咋过？以后不收就是了。”

见他这么爽快，高淑贞有点意外，很高兴，寒暄
几句就告辞了。边走边想：人家虽然有情绪，觉悟也
不算差，只要同他讲明白道理，他还是能接受的，看
来，以后要同他多沟通。

高淑贞高兴早了。自那以后，刘星田确实没再收
费，但也不办事了。村民来盖章，他说要出门赶集，没
时间。晚上，村民来敲门，他明明在家，就是不开。

高淑贞想，不能再拖下去，必须解决，就向管理
区副书记郭伟宏汇报，要把公章收回来。

郭伟宏沉吟道：“他管了几十年，你要收回来，他
会刁难你的。”

“我不怕。”高淑贞头一扬，“他如果刁难我，我就
同他干！”

“他不给咋办？你又不好抢。”郭伟宏有点担心。
高淑贞想了想，说：“我有个方案，不过，得管理

区支持。”
郭伟宏来了兴趣：“你说说，只要合理，一定支持。”
高淑贞如此这般，说了计谋。郭伟宏频频点头。
这天，高淑贞来到刘星田家，对他说：“星田哥，

管理区通知我，要审计呢。”
刘星田抬头问：“审计啥？”
高淑贞说：“我来半年了，要审计我的账目呢。”

原来，高淑贞上任时，明水镇拨了10万元，用于东太
平村的建设，包括修路、架电等。

刘星田皱起眉头：“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我记
了30多年账，从没听说要审计。咋的？信不过我？”

高淑贞说：“那倒不是，这是新制度。以前，村里
穷得叮当响，想审也没啥审。现在，不是有10万元
吗？按规定，是要审计的。明天，你把账和公章拿到
管理区去。”

听说是管理区的要求，刘星田不敢违抗，有点不
情愿，嘟囔道：“就这几笔账，我记得明白着呢，闭着
眼睛都背得下来，看他们能审出个啥！”

过了些日子，管理区通知高淑贞，说审计好了，
把账本儿拿回去。高淑贞取回账本儿后，交给刘星
田。刘星田“咦”了一声：“咋只有账本儿？公章呢？”

高淑贞说：“管理区说了，公章统一管理，今后村
民要盖章，我到管理区去盖，我有摩托车，去一趟很
方便，反正也不远，你也省事了。”

刘星田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愣了半晌，双手
一背，低着头走了。

几天后，刘星田来找高淑贞，气呼呼地质问：“我
问过别的村了，公章都在村里呢，为啥咱村的公章要
上交？”

高淑贞早就想好说辞：“别的村支书都是本村
的，我是外面派来的。管理区要加强对我管理呀。”

刘星田无言以对，悻悻离去。
从那以后，村民要盖章、开证明时，高淑贞腚下

冒烟，即去即回，一手代办。这对高淑贞来说，工作
量大了，但她很乐意，因为她巧妙地夺回了权力，也

化解了矛盾、理顺了关系，村民们很满意。
不过，刘星田从此与她结怨，放风说：“我干了这么

多年会计，从来没有哪个书记敢‘咋几’（济南方言，意即
‘怎么着’）我，就她能！”平时消极怠工，经常找借口不参
加会，土地调整需要查找资料时，不时甩脸色给她看。

高淑贞一直憋着，心想：这是娘家村，抬头不见
低头见，尽量维持着，万一撕破脸，将来就不好处了。

就这么疙疙瘩瘩着，到了第二年秋天。
有一天，村里要商量土地调整的事，高淑贞照例上

门请刘星田。以前，刘星田都是找借口推。这次，他干
脆连借口也不找了，直接说：“咋又开会？我没空！”

高淑贞说：“星田哥，你是会计，又是文书，你不
参加，会没法开呀。”

刘星田梗着脖子说：“你不是能吗？我不干了，
你爱咋干就咋干！”

高淑贞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就坡下驴：“你不
干可以，把账本儿交出来，我另外找人。”

刘星田不甘被免，与高淑贞几番较量，最终败下
阵来，极不情愿地交出账本儿。

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叫高玲，是刘星田本家亲
戚，高中毕业，嫁到东太平村。高淑贞看她责任心
强，愿意为村里做事，是棵好苗子，就有意栽培她，让
她当会计和文书，还培养她入党。

3、清路障

高淑贞每次进出村，最头疼的是村外小道。
东太平进出时，须经过官道店村。以前同一个大

队，没觉得咋样，外出机会不多，活动范围限于本大队。
分开独立为两个村后，去官道店办事少了，外出时再经
过官道店，就显得绕道。于是，在官道店村外，东太平修
了条生产路。所谓生产路，就是下地干活的路。要修生
产路，就得占官道店的地。当年，为了修这条生产路，东
太平没少和官道店磨叽，好在原先是一个大队，又都是
集体的地，难度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
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这是条土路，坑坑洼洼，步行时三步一晃，骑自行
车经常摔跤。若遇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进出须穿雨
鞋。最初建生产路时，路基有6米宽，几十年下来，沿
路两侧的农户，把弃之不用的砖石、瓦砾，随意堆在路
旁，秸秆、农家肥一堆挨一堆。甚至还有种上桃树的，
不断挤占路面，最窄处只剩一两米。别说汽车，拖拉
机也无法通行，搬运个东西，只能肩扛板车推。

新官上任三把火。高淑贞走马上任后，烧的第
一把火，就是先修路，恢复原先路基。

要修路，就得先清障。沿路的地，大多是官道店
的，要清障，须同官道店村打交道。高淑贞找到村支书
李学进。李学进有些为难：“都是村民自个儿的，我说
了不算。要砍掉桃树，你们得赔偿哩。”

高淑贞不以为然：“这是人民公社留下的路，路上咋
能种树？要赔，让他们找我。”

“你就看着办吧。”李学进两手一摊，“我管不了，

修路我没意见，只要老百姓愿意就行。”
两个村沾亲带故的不少。高淑贞发动

村民，给官道店的亲友传话。多数村民通情
达理，也希望路能拓宽，他们上地也方便，所
以能挪的都挪走了，用不上的就说不要了。

只有一户村民，就是种桃树那位，外
号小黄鼬，要求一棵树赔500元，总共六
七棵，须赔3000多元。村里穷得叮当
响，哪有钱赔？高淑贞托人说了多次，小

黄鼬梗着脖子说：“不赔钱？甭想从这里过！”
小黄鼬为人强势，“文革”时没少折腾人。有一

次批斗老支书，他把滚烫的糨糊涂在大字报背面，
“呼”一下贴在老支书后背上，烫得老支书惨叫连
连。平时，村民都让他三分。

高淑贞打听清楚后，找高宝清、高绍雨、高荣青
商议。在场的，还有高志广。高志广比高淑贞小一
辈，叫她姑，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对高
淑贞很恭敬。高淑贞上任后，村里有些人斜眼瞧她，
有不服的，有不屑的。高志广听到风声，力挺高淑
贞。开始修路后，高志广就跟着跑腿。

听说小黄鼬耍横，高志广拍拍胸脯说：“小姑，这
事好办，包在我身上！”

高淑贞乐了，知道他好喝几口，遂买来两瓶白
酒，还有几样熟猪下货，落晚后，叫上高宝清、高绍
雨，又拉上自己哥哥，上门犒劳高志广。高志广忙叫
媳妇炒几个菜，几个人吱溜起来。

几杯酒下肚后，高淑贞停下筷子：“志广，你有啥
好主意？这事不能再拖了。”

高志广酒杯一蹾，眨眨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你想啥重赏？”高淑贞以为他提条件。村里一

穷二白，拿啥去赏他？
“就赏这！”高志广端起酒杯，晃了晃，杯里尚剩

半杯，盯着高淑贞，“小姑，我透了，你透吗？”透是喝
净的意思。

哥哥连忙拦阻：“你怀着身子呢，别喝了。”
高淑贞还有大半杯，足有一两多。她略一犹豫，

端起杯，同高志广一碰，脖子一仰，杯子见底。
“爽快！”高志广喝一声彩，也一干而尽。
高淑贞放下杯子，抿抿嘴说：“志广，这条土路，

老百姓已经吃够苦头，我想给村里铺条柏油路，没想
到第一步就迈不开，我急啊。你别卖关子了，有啥好
主意？快说说。”

高志广拿起酒瓶，给高淑贞斟满，慢条斯理：“这
你别管了，今晚只管喝酒，明天早晨看结果。”

第二天上午，“咣咣咣！”一阵破锣声，伴随着叫
骂声，打破东太平村的静谧。村民开门一看，原来是
小黄鼬，一手拿脸盆，一手拿木棒，边走边敲，边敲边
骂，话语不堪入耳，尽是恶毒诅咒。

开始，村民莫名其妙，听了一会，终于反应过来：那
六七棵桃树，昨晚不知被谁砍了，齐刷刷地躺在地上！

高淑贞家在王白庄，平时早出晚归，上午进村，
听说此事后，抿着嘴偷乐。

过了几天，小黄鼬找上门来，怒气冲冲，要高淑贞赔
偿。高淑贞装糊涂：“是谁砍的，你找谁去，关我啥事？”

小黄鼬瞪起眼：“就怪你，你不修路，别人咋会砍？”
高淑贞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慢悠悠放下杯，瞅

着他：“那是我们全村人走的路，你种树挡道，还有理
了？人家在你家门口种树，你会乐意？别说我不知道
谁干的，就是我们村里人干的，也不会赔你一分钱。”

“你等着瞧，我就不让你修路！”小黄鼬一蹦三尺

高，撂下这句话，甩手而去。
几天后，小黄鼬又种上小树苗，东太平的村民气

不平，趁夜把树苗拔了。小黄鼬改种蔬菜，村民路过
时，故意踩踏蔬菜。来来回回，反复较量多次，拖延了
3个多月。为避免冲突，高淑贞叮嘱，留下一个豁口，
先平整其它路基。路基全部平整后，这个豁口像个癞
疮疤，特别刺眼，过往村民路过此处时，都要痛骂小黄
鼬。小黄鼬见惹了众怒，脸上挂不住，不再那么嚣张。

第二年开春，高淑贞张罗铺柏油路，让施工队刨掉
桃树根，在豁口处填上石碴压实。小黄鼬胳膊拧不过大
腿，尽管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垂头丧气败下阵来。

高淑贞挺着大肚子，天天泡在工地。站久了，腿
脚肿得很粗，鞋都穿不上。婆婆不乐意了，埋怨她：
“为了一条路，要把孩子搭上咋地？”逼着儿子，硬把
她拽到医院。

住院一检查，羊水都快没有了。医生皱起眉头：
“怎么才来住院？再晚点，孩子保不住了。”紧急实施
剖腹产。

因为惦记着铺路，产后40天，高淑贞就执意出
院，抱着孩子上工地。

柏油路铺好后，全程6米宽，与外面的公路相连，
汽车直接进村，村民纷纷说好。高淑贞想，建设新农
村，先要让路四通八达。她一鼓作气，在村庄内外继
续修路。

东太平村的西侧，有个侯家庄。两村之间有条
生产路，原先也是6米，路两侧耕地的主人，眼热那
点路面，你一锹，我一镐，将路面刨成耕地，致使路
面只剩2米多。高淑贞要把被占的路面收回来。
不过，伐树还好，要想还地于路，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一户是高兆海，原先是农民，后来顶替当了教
师，老婆孩子仍在村里。头年冬天，高淑贞早早打了
招呼，让他少种两垄麦子，腾出两垄地，来年开春后
要修路。毕竟是老师，高兆海还算讲理，说多占的地
可以退出来，但如果占他的地，就要就近调给他地。

高淑贞说，可以按亩均600斤麦子、800斤玉
米，折价赔给他。但高兆海不同意，坚持要补给他
地。高淑贞想，来年将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需重新
调整承包地，就答应了。

第二户是刘星田。他本来心里就有气，要从他
碗里刨食，岂肯善罢甘休？开始，他让母亲和妻子出
面，拔掉村里砸的木桩，坚决不让动他的地。后来，
他也像高兆海那样，要求补给他相邻的地。

高淑贞来到地头，用脚丈量刘星田的地，共有
190多步。这一丈量，发觉不对劲。她估算，刘星田
的地南北长约180米，但查阅地亩账时，刘星田地
的南北长度是150米。于是，她找了几个村民，重
新测量刘星田的地，长度是181米！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星田这是以权谋私。第
一轮土地承包时，就是在他手上丈量的。显然，他当
年是作弊了，十多年来一直贪占着。

这事惊动管理区，找他谈话。这下子，刘星田慌
了，乖乖吐出两垄地。有些村民不服气，私下找高淑
贞，要求处理刘星田。高淑贞说：“乡里乡亲的，天天
生活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太较真，让他家抬
不起头。既然问题已解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别再
追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

迎面而来的拦路虎，一个个被拱开。在高淑贞
奔波下，东太平村四周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
村内的断头路，也修成环形路，越走越顺畅。

从跬步出发，高淑贞开始千里之行。 (4)

涧 溪 春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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